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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

曾其海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宋代天台宗的传承，是从羲寂（《宋高僧传》卷
七作 “义寂”，919-987 年） 开始的， 义寂传义通
（927-988年），义通出身高丽王族。义通门下出“二
神足”，一名法智（知礼），一名慈云（遵式）。至于知
礼（960-1028 年）由于参与长达 30 余年的“山家、
山外”之争，为“救天台一家之正义”，“辟异端而隆
正统”，彪炳于天台宗史。同为义通门下的“神足”
遵式，却很少为人知晓，笔者试从倾心于佛教“事”
的活动、 扩大弥陀信仰的职能和坚守天台佛教理
论特色等三方面对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作简略

的评述。在评述之前，先对遵式的生平作简要的介
绍。
遵式（964-1032 年），字知白，俗姓叶，天台宁

海人，《宋高僧传》、《佛祖统纪》均有传。他“幼善诗
翰，有诗人之风”。18 岁剃度，20 岁受具足戒，先研
律学，后从义通学习天台教义。曾于天台国清寺普
贤菩萨像前烬一指，以明誓传天台之教。28 岁居宝
云寺，讲《法华》、《维摩》、《涅 》、《金光明》等经，
12 年中未尝间歇。此后近 40 年，相继住持天台东
掖和杭州天竺。宋真宗先赐紫服，后又赐“慈云大
师” 号。 遵式寂于宋仁宗明道元年 （1032 年），69
岁。撰述有《金园集》、《天竺别集》、《金光明忏仪》、
《大弥陀忏仪》、《小弥陀忏仪》等。

一、 倾心于佛教“事”的活动
天台佛学，自智 至湛然，都主张“理”、“事”

不二，互摄互融旨趣。到宋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知礼更注重于“理”的阐述和天台佛学的重建，①而
遵式则侧重于“事”的活动。只要我们检阅一下遵
式的著作就不难发现，遵式的主要著作为“忏仪”
著作， 如：《金光明忏仪》、《大弥陀忏仪》、《小弥陀
忏仪》等。这些著作为后世寺院僧人的“拜忏”提供
了经典规范，因之，他也被称作“慈云忏主”或“天
竺忏主”。
遵式的《金光明忏仪》深得宋代帝王的器重。

如遵式在该书中有“诸天威神护持我国圣帝仁王，
慈临无际”的发愿文，当宋仁宗读到这段文字时，
十分感慨，抚几叹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1］

又如，乾道四年（1168 年）四月佛诞节，宋孝宗
以佛生日宣上天竺寺若讷， 请 50 僧入内观堂，行
护国“金光明忏”，祈求国泰民安，边关无事，国运
兴盛。并问《金光明忏仪》如何？若讷对奏曰：“经中
有理忏，有事忏。理忏者端坐究心，是以曰业障如
霜露，皆从妄想生，端坐念实相，慧日能消除。事忏
者有五谨，自正心诚意，思维大乘甚深空义，从善
如流，改过不吝，是修第一忏悔；孝事父母以先四
海，是修第二忏悔；正法治世不枉人民，是修第三

摘要：宋代天台宗，知礼以山家派主将的身份参与山家山外之争，“辟异端而隆正统”，因此而彪炳于
天台宗史，而同门遵式长期隐晦于天台宗史。根据遵式一生的史实，从三方面确认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
位：发挥了天台智 的“法华忏”及“四种三昧”等忏法原理，为后人提供了忏仪规范；把智 的观心念佛和
观想念佛世俗化、生活化，推动了“台净合一”；坚守天台宗的基本佛教思想命题，卫护了天台宗的地位和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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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于六斋日境内不杀，是修第四忏悔；深信因
果，心存因果，不忘灵山付嘱，是修第五大忏。不必
克期礼拜，但能行化五者，以事契理，是名第一义
忏悔。”［2］宋孝宗听后大喜。
再如，宋徽宗在位以来，金人不断入侵，京师

为其马蹄所蹂躏，宋钦宗赴青山（山东武定府青城
县），为敌将所抑留。时徽宗第九子康王即位于南
京 （今河南商丘）， 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1127
年），是为宋高宗，南宋始此。建炎三年正月，金兵
南下，二月高宗渡江南逃。高宗逃到浙江台州，诣
章安金鳌山寺时， 遇一老僧于佛前祈祷， 语意甚
笃，忧时思国。高宗问老僧，有何方法？老僧对曰：
“护国金光明忏”。高宗大悦。后高宗驻跸杭州，每
岁赐诸巨刹金帛，令修“护国金光明忏”。［3］

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 宋代帝王对佛教的
“理”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更看重于佛教的“事”。宋
代对佛教重“事”轻“理”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宋朝
立国 300 多年，始终处在北方少数民族胁迫之下，
始而辽、西夏，继而金、蒙元，所以他们希望“拜忏
护国”。 那么他们为什么又特别看重 “金光明忏”
呢？这又与《金光明经》的内容有关。

《金光明经》，全名《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
十一品。经的初序品为序分，次九品属正宗分，其
余二十一品为流通分。 该经的正宗分以下的二十
一品，广说诸天护世、增财、除灾等。这些品里所说
的忏悔罪恶方法、 诸天护国思想、 王法正理的论
议，对隋唐以后的社会影响很大。世俗国王行的是
正法，只要国王皈依佛教，常作忏悔，国王及其国
土就会得到四天王的护持。比如：有外敌侵境，该
经的《四天王品》说，四天王“当与眷属无量百千鬼
神，隐蔽其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退散”，如
此等等。

二、 扩大弥陀信仰的职能
弥陀净土信仰自印度传入中国后， 东晋庐山

慧远开结莲社修持之先河， 期求死后往生西方阿
弥陀佛净土世界，因此，慧远也被后人追认为中国
净土宗初祖。在慧远庐山十八高士莲社的影响下，
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国逐渐传开。
天台宗也受到弥陀净土信仰的影响，但天台是

以天台精神去融合弥陀净土信仰的，即把弥陀净土
信仰纳入天台宗“止观”的“观”部分，这在智 代
表性著作《摩诃止观》中得到证实。《摩诃止观》“四
种三昧”中的第二“常行三昧”就是弥陀信仰的行

仪，此仪中，智 要求修行者“九十日口常唱阿弥
陀佛名号”。智 在这里也和慧远一样，是期求死
后能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关于这一点，在
智 的另一部著作《净土十疑论》中表现得更加清
楚。《净土十疑论》由十个自设问答组成：（一）诸佛
菩萨以大悲为业，当生三界普度众生，却为何劝人
舍离众生而自安净土。（二） 求生弥陀净土是否有
悖于佛教的无生观和心作佛之旨。（三） 十方世界
十方佛皆平等不二，为何偏求一方净土。（四）十方
净土中为何偏求弥陀净土。（五） 弥陀净土在三界
之外，凡夫业重，何能往彼。（六）凡夫往生西方净
土，为何能得不退转位。（七）为何不求弥勒净土而
求弥陀净土。（八） 仅以十念之功如何能灭无量恶
业而得往生。（九）西方遥遥，如何可到；女人及根
缺、二乘之人能否往生。（十）当作何行可得往生彼
国； 凡夫俗人皆有妻子， 未知不断淫欲而得往生
否。
我们且不去关注如何去解答这十个疑问，但

这十个疑问共同指向 “期求死后往生西方阿弥陀
佛净土”。可见，该时的弥陀净土信仰还是倾向“出
世”的。
至宋代，佛教信仰活动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

部分。佛教提倡“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
法身”，挑水劈柴、吃饭困觉统统为禅，并公开对佛
教的禁忌男女之情的戒律提出了挑战，如慧南和尚
的“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于人”，克勤和尚
的“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等。［4］佛教

信仰活动日常生活化，如佛教信仰与庙会的唱戏、
演戏相融合，把佛教信仰活动与节日游、放生会、
莲社、念经会等社交活动相融合，诸如此类，比比
皆是。在这种社会存在中，人们的“出世”意识淡化
了，“入世”意识更浓了，人们对弥陀净土的信仰，
也从“出世”的期求往生西方净土世界转向了“入
世”的对现实人生的保佑。这样，无意间扩大了弥
陀信仰的职能， 遵式的弥陀净土信仰思想即代表
了这种转变。遵式在他的《往生西方略传序》中说
念佛有十种利益：
一者，昼夜常得一切诸天大力神将、河沙眷属

隐形守护。二者，常得二十五大菩萨，如观世音等
及一切菩萨常随守护。三者，常为诸佛昼夜护念，
阿弥陀佛放光明，摄受此人。四者，一切恶鬼……
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龙、毒药，悉不能中。五者，
一切火难水难，冤贼刀箭，牢狱枷扭，横死枉死，悉
皆不受。六者，先所作恶皆悉消灭，所杀冤命，彼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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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更无执对。七者，夜梦正直，或彼梦见阿弥陀
佛胜妙色像。八者，心常欢喜，颜色光泽，气力充
盛，所作吉利。九者，常为一切世间人民恭敬供养，
欢喜礼拜，犹如敬佛。十者，命终之时，……现前得
见阿弥陀佛及诸圣众，持金莲台，接引往生西方净
土。［ 5］

如果我们把遵式提出的 “念佛十种利益”和
智 的“净土十疑”加以比较，显而易见，智 的
“净土十疑” 是指向死后期求往生西方净土世界；
而遵式的“念佛十种利益”除第十种利益（接引往
生西方净土）外，其余九种皆是现世生活中的事：
诸如毒药、毒蛇、牢狱、火难、水难、心喜、吉利、做
梦等等。 宋代遵式扩大弥陀净土信仰的职能由此
可见一斑。

三、 坚守天台佛学理论特色
在天台宗佛学理论上， 遵式坚守智 的 “性

恶”说、“十界互具”说、“一心三观”、“三因佛性”等
基本理论。

（ 一） 坚守天台的“ 性恶” 说。“性恶”说是天
台宗区别于其它诸宗的重要标识， 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佛教特色。天台的“性恶”说，把佛教的“佛性”
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说结合起来，形成
天台思想的最大胆的表现。智 在《观音玄义》中
说：
料简缘了者，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

否？
答：具。
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

性恶在。
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
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之法门。性不可改，历

三世无谁毁，复不可断坏。［ 6］

我们再来看看遵式在《 为王（ 若钦） 丞相讲
〈 法华经〉题》中对天台“ 性恶”说的表述：
问：……阐提不断性善，诸佛不断性恶，意何

所显？
答；对修研性，意显性常。善、恶二途，不出十

界。修恶之极，莫若阐提；修善之穷，岂过诸佛？二
人论性，善、恶俱存。［ 7］

通过以上二段文字的比较，显而易见，在“性
恶”说的命题上，智 、遵式都主张：从本俱的“性”
而言，阐提与佛都俱善恶的本性；从法门的“修”而

言，阐提修断性善，佛修断性恶。可见，遵式忠实地
继承了智 的“性恶”说。

（ 二） 坚守天台的“ 十界互具” 理论。智 把
森罗万象、千差万别的世界概括为十界，即“六凡”
（地狱、饿鬼、畜牲、阿修罗、人、天）加上“四圣”（声
闻、缘觉、菩萨、佛）这样共十界。界，又叫法界，即
诸法的分界，因为诸法各有自体而分居不同各界。
“此十法界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滥”。但十界又不
是绝对对立的， 它可以根据主体的无明与法性两
种因素的盛衰消长而变化， 这十界之间可以相互
转化、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贯通，这叫“十界
互具”。“十界互具”理论未见经论，是智 “随义立
名”的创造。
我们再来看看遵式对“十界互具”的表述，他

在为王（若钦）丞相讲《法华经》题中说：
问：佛性理通十界，地狱、三途（ 又名“ 三恶

道” ，即地狱、饿鬼、畜牲） ，云何名为佛性耶？
答：天台所谈佛性，与诸家不同。诸家都说一

理真如名为佛性，天台圆谈十界，生、佛互融，若实
若权，同居一念（ 空） ，即“ 了因佛性” ；具一切法
（ 假） ，即“ 缘因佛性” ；非空非有（ 中） ，即“ 正因
佛性” 。是即一念生法，即空、假、中。
遵式在这里谈到的 “圆谈十界， 生佛圆融”，

“三因佛性”（正因佛性、缘因佛性、了因佛性），“三
谛”（空、假、中）归于“一念”，以及“权”（指天台圆
教外的藏、通、别三教），“实”（指实相，亦天台圆
教），表达了自己忠实地继承了天台思想。

（ 三） 坚守“ 天台三大部” 精神。智 的《摩
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被誉为“天台
三大部”，是天台宗代表性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天
台佛学的思想特色 。遵式把 “天台三大部 ”概括
为：

《 玄义》 ，统明五时，广辨八教，出世大意，蕴
乎其中。《 文句》 者，谓以统句，分节经文……《 止
观》 者，定慧之异名，即《 法华》 之行门也。前《 玄
义》 、《 文句》 ，皆明佛世当机得益之事……今《 止
观》 ，正是智者说己心中所行法门，自行因果，化他
能所，无不具焉。
遵式这段对“天台三大部”的概括，可谓言简

意赅，非常得体，可见其对天台理论的谙熟。
（ 四） 在山家山外之争中，他对知礼予以肯
定。宋代，天台宗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长达 30 多
年的山家、山外之争。这里且不涉及两方争论的
问题，但用山家派知礼的话说是关乎“救天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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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正义”。 这场旷久持日的争论， 遵式并未参
与， 但对知礼的观点予以肯定。《十不二门指要
钞》是这场争论中知礼的重要著作，遵式为该书
作《序》，《序》中说：“教门权实，今时同昧者，于兹
判矣， 别理随缘其类也。” 遵式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按天台“五时八教”的判教，只有知礼按“性具
随缘”的才是天台圆教，山外派“随缘不随缘”判
的是别教，这里（指《十不二门指要钞》）已说得很
清楚。简而言之，即赞扬知礼在《指要钞》中为天
台宗重新赢得了圆教的地位。应该说，这个评价
是客观的、中肯的。
综上所述， 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可概括为

三点：其一，遵式发挥了天台智 的“法华忏”及
“四种三昧”等忏法原理，撰述了《金光明忏仪》、
《大弥陀忏仪》、《小弥陀忏仪》等著作，为后世寺院
“拜忏”提供了经典规范，从而扩大了天台宗的影
响；其二，天台智 的弥陀信仰仅限于禅观，即观
心念佛、观想念佛。而遵式把智 的观心、观想念
佛扩大为放生会、念佛会等活动，以此达到日常生
活中求福避祸、消灾讨吉等目的，从而推动了天台

宗佛教的世俗化及天台宗与净土宗的融会， 加速
了“台净合一”；其三，天台宗智 创立了许多独具
天台特色的佛学命题，诸如“性恶”说、“十界互具”
说等。遵式不仅继承了这些思想，而且对“天台三
大部”精神都一一予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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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ism on the Position of Zun Shi in Tiantai Buddhism
Zeng Qi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Zhejiang 317000）

Abstract: While Zhi Li as the leader of Shan Jia School to compete with Shan Wai School shined
in the history of Tiantai Buddhism, his partner Zun Shi has hidden in it. According to Zun Shi’s
deeds, his value in Tiantai Buddhism can be position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development of
Zhi Yi’s confession principle. The second is secularization of Zhi Yi’s Buddha praying principles. The
last is persistence of basic principle of Tiantai Buddhism, which has kept the position and feature of
Tiantai Buddhism.

Key words: Zun Shi; confession; belief of Buddhism; evil nature; praying with heart; Tiantai Bud－
dhism three scriptures


